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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與本草的結合：〈禪本草〉、〈炮炙論〉 

以禪為藥之禪修譬喻 

黃敬家＊
 

摘 要 

宋代出現禪與本草結合的創作─慧日文雅仿《本草》體例作〈禪本草〉，以禪

為藥，闡述禪的藥性功效；湛堂文準續作〈炮製論〉，仿炮製之法，說明以此一味禪

藥實修的方法和次第。此二文乃宋代禪門筆記《羅湖野錄》所載逸文之一。本文先

梳理宋代至清代〈禪本草〉、〈炮炙論〉諸版本流傳變化，重點放在考察以禪為藥的

形成脈絡和譬喻意涵。宋代社會本草醫書普及傳布，加之前有本草衍生之遊戲創作，

以及宋代文字禪風的推波。延續佛教經典內部以佛所說法為法藥的譬喻傳統，〈禪本

草〉強調服禪藥以獲大解脫的必要性；〈炮炙論〉反映了炮製禪藥過程所隱含的漸修

累積工夫。此二文相為表裡，應合而讀之，以見北宋末臨濟黃龍一脈重視由漸修次

第以達頓悟自性的發展趨向。 

關鍵詞：〈禪本草〉、〈炮炙論〉、以禪為藥、譬喻、宋代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成大中文學報 第六十五期 

2019 年 6 月 頁 119-154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 



成 大 中 文 學 報   第 六 十 五 期 

 

120 

A Study on “Chan Ben Cao” and “Pao Zhi 

Lun” in Zen Short Sketches in the Song 

Dynasty 

Huang Jing-Jia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research focus on a theme which is to revise the content of anecdotes “Chan 

Ben Cao” and “Pao Zhi Lun” collected in Zen short sketches: Luo Hu Ye Lu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to conduct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how the versions spread or hand down. 

This project will use text traceability to conduct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inheritance and 

course of making copies. Moreover, it will investigate the external timing conditions for 

the appearance of “Chan Ben Cao” and “Pao Zhi Lun” from two aspects: sprea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ooks in the social culture at the time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game-based tendency in Chan. At last, it will probe into the origin of thoughts and 

investigate the connection with Chan thoughts based on the writing relationship of these 

two texts and the pedigree of Huang Long to which Wen Ya and Wen Zhun belonged. 

Keywords: “Chan Ben Cao,” “Pao Zhi Lun”, Use of Chan as medicine, Metaphor, 

So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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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與本草的結合：〈禪本草〉、〈炮炙論〉 

以禪為藥之禪修譬喻
＊
 

黃敬家 

一、前言 

曉瑩（1122-1209）1《羅湖野錄》2卷 2，收錄了慧日文雅（生卒不詳）所作〈禪

本草〉，全文共 180 字。以及雅公之法門昆仲湛堂文準（1061-1115），紹續〈禪本草〉

以禪為藥的譬喻，作〈炮炙論〉以佐之，全文共 377 字。因為文雅並無語錄存世，

文準語錄中亦無收錄〈炮炙論〉。所以，此二文乃《羅湖野錄》所收羅墜簡遺文之一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MOST 105-2410-H-003-122-部分研究成果。 

1 字仲溫，號雲臥庵主，是南宋臨濟楊岐派大慧宗杲（號妙喜，1089-1163）的弟子。其生卒年依許紅

霞所考。曉瑩在〈羅湖野錄序〉云：「愚以倦遊，歸憩羅湖之上，杜門卻掃，不與世接。因追繹疇昔

出處叢林，其所聞見前言往行。」（宋‧曉瑩：《羅湖野錄》，《卍續藏經》第 83 冊，頁 375a。）於

南宋紹興 25 年（1155）粹編而成《羅湖野錄》。根據許紅霞〈曉瑩生平事迹初探〉所考，《羅湖野錄》

非如如惺《大明高僧傳》所說「晚歸羅湖」後所作，應是曉瑩早年所作，當中記載了一些大慧宗杲

早年的事蹟，曉瑩晚年所作是《雲臥紀談》。《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 5 輯（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29-37。 

2 此書屬於宗門筆記型態，包含禪師傳記、機鋒語句和禪師偈頌，乃至禪師與當時文士往來酬作之篇

什，不別門類，未立標題，其中保存與禪師相關的「斷碑殘碣，蠹簡陳編」。（宋‧曉瑩：《羅湖野錄‧

序》，《卍續藏經》第 83 冊，頁 375a。）曉瑩另著有《雲臥紀談》二卷，亦隨筆記錄諸方尊宿之遺

言逸跡，文士的嘉言懿行。筆記，按內容應屬於散文，但往往被歸於小說；由於性質特殊，往往是

隨筆雜錄，不拘形式，在中國傳統文類上，並未有一個明確獨立的門類歸屬。此二書非常符合宋代

筆記以歷史瑣聞和考據辨證為內容的特色，是了解北宋禪宗實況的重要史料。《羅湖野錄》在《嘉興

藏》、《卍新纂續藏經》皆作兩卷。《四庫全書》所錄為明代陳繼儒所輯《寶顏堂秘笈》續集四卷本。

但其實二卷本與四卷本內容並無差別。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五編，夏廣

興整理之釋曉瑩《羅湖野錄》四卷（鄭州：大象出版社，2012），以《寶顏堂秘笈》本為底本，酌校

以日刻本、石印本而成。椎名宏雄對《羅湖野錄》由宋明以來，乃至在日本的版本流傳有詳細的梳

理，肯定本書保存許多禪門遺行逸事，具有補充史傳記錄的史料價值。參考氏著：〈宋元版禪籍研究

（六）羅湖野錄 感山雲臥紀談〉，《印度學佛教學研究》31：1（1982.12），頁 286-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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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禪本草〉與〈炮炙論〉這二篇短文以譬喻手法，對禪這一味藥於出生死輪之

功效利益和修練次第做了精確的論述，但不知曉瑩所錄為全文，或僅取其精要？連

貫兩文透過本草學和炮炙論的形式引譬禪修概念，來自怎樣的時代禪風和文化環境

推波？因此，本文將以二文版本流傳考校為起點，進而探究以禪為藥的禪修譬喻之

形成脈絡。 

〈禪本草〉與〈炮炙論〉兩文皆屬短文，至今涉及之相關研究極其有限。日本

小曽戸洋、宮川浩也、真柳誠所作〈月舟寿桂から曲直瀬道三へ―『禅本草』をめ

ぐって〉一文，追溯從五山僧桃源瑞仙（1430-1489）作《史記抄》，始見〈禪本草〉、

〈炮炙論〉被抄錄，並給予相當高的評價。而〈禪本草〉作為擬醫藥書體裁所作的

佛書，反映了當時儒、釋、醫融合的關係。3不過，此文未能發現《說郛》和《五朝

小說》中所收錄包含禪、講、戒、定、淨土五段文字，而題名為「慧日禪師」所作

〈禪本草〉一文，其實不是〈禪本草〉原文。Robban A. J. TOLENO 於 2013 年發表

的日文論文〈『禪本草』と袁中道の『禪門本草補』―『禪本草』の原形と清代にお

ける両者の混同―〉，是目前僅見的一篇專論。此文透過〈禪本草〉與袁中道〈禪門

本草補〉的內容比較，探究袁中道效顰〈禪本草〉，另作講、戒、定、淨土四段文字

的原因；以及透過《重校說郛》、《五朝小說》、《四庫全書》所錄的〈禪本草〉版本

比較，推論在明末清初時混淆了袁中道的〈禪門本草補〉與〈禪本草〉的內容，而

這種混同持續到現在。4這是一篇從〈禪門本草補〉上溯〈禪本草〉的原貌，並由之

探討〈禪門本草補〉增補特色的重要論文。 

本文先梳理〈禪本草〉和〈炮炙論〉版本流傳變化，重點放在探究「以禪為藥」

的譬喻文化傳統如何形成？一方面，由宋代當時社會文化中本草醫書的傳布情形，

以及從唐代以來本草衍生的遊戲文字創作風尚，了解二文出現的文化環境；另一方

                                                 
3 ﹝日﹞小曽戸洋、宮川浩也、真柳誠：〈月舟寿桂から曲直瀬道三へ―『禅本草』をめぐって〉，《日

本醫學史雜誌》41：2（1995.5），頁 260-261。 

4 Robban A. J. TOLENO（ロビン・トリノ）：〈『禪本草』と袁中道の『禪門本草補』―『禪本草』の

原形と清代における両者の混同―〉，《東洋學研究》50（2013.3），頁 149-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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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從佛教經典內部建構的藥喻傳統的譬喻脈絡，探究二文透過以禪為藥的譬喻，

所指引的禪修概念之意涵。 

二、〈禪本草〉與〈炮炙論〉之流傳變化 

曉瑩《羅湖野錄》卷 2，記廬山慧日雅禪師著〈禪本草〉一篇： 

禪，味甘，性涼，安心臟，祛邪氣，闢壅滯，通血脈，清神益志；駐顏色，

除熱惱，去穢惡，善解諸毒，能調眾病。藥生人間，但有大小、皮肉、骨髓、

精麄之異，獲其精者為良。故凡聖尊卑，悉能療之。餘者多於叢林中吟風咏

月。世有徒輩多采聲㲉為藥，食者悮人性命。幽通密顯，非證者莫識。不假

修煉，炮製一服，脫其苦惱，如縛發解，其功若神，令人長壽。故佛祖以此

藥療一切眾生病，號大醫王，若世明燈，破諸執闇。所慮迷亂，幽蔽不信，

病在膏肓，妄染神鬼，流浪生死者，不可救焉。傷哉！5 

慧日文雅曾住廬山慧日寺，可惜其生平資料極為有限。在《嘉泰普燈錄》卷 7、

《五燈會元》卷 17 所記關於文雅的事蹟相同，都不過三兩句機緣話語而已。《續傳

燈錄》卷 22 承襲之6，無法提供更具體的形象，又無語錄傳世，難以掌握其禪法特

點。以上燈錄皆無提及文雅有創作〈禪本草〉一文。 

湛堂文準禪師與文雅同為真淨高弟，繼〈禪本草〉之後而作〈炮炙論〉以佐之： 

人欲延年長生，絕諸病者，先熟覽〈禪本草〉。若不觀〈禪本草〉，則不知藥

之溫良，不辨藥之真假，而又不諳何州何縣所出者最良。既不能窮其本末，

豈悟藥之體性耶？近世有一種不讀〈禪本草〉者，卻將杜漏藍作綿州附子，

往往見面孔相似，便以為是。苦哉！苦哉！不惟自悞，兼悮他人。故使後之

學醫者，一人傳虛，萬人傳實，擾擾逐其末，而不知安樂返本之源。日月浸

                                                 
5 宋‧曉瑩：《羅湖野錄》，《卍續藏經》第 83 冊，頁 395b。 

6 分見宋‧正受：《嘉泰普燈錄》，《卍續藏經》第 79 冊，頁 332a；宋‧普濟：《五燈會元》，《卍續藏經》

第 80 冊，頁 367b；明‧居頂：《續傳燈錄》，《大正藏》第 51 冊，頁 61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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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橫病生焉，漸攻四肢，而害圓明常樂之體。自旦及暮，不能安席，遂至

膏肓，枉喪身命者多矣。良由初學麄心，師授莽鹵，不觀〈禪本草〉之過也。

若克依此書，明藥之體性，又須解如法炮製。蓋炮製之法，先須選其精純者，

以法流水淨洗，去人我葉，除無明根，秉八還刀，向三平等砧碎剉，用性真

空火微焙之。入四無量臼，舉八金剛杵，杵八萬四千下，以大悲千手眼篩篩

之。然後成塵塵三昧，煉十波羅蜜為圓。不拘時候，煎一念相應湯，下前三

三圓，後三三圓。除八風二見外，別無所忌。此藥功驗不可盡言，服者方知

此藥深遠之力，非世間方書所載。後之學醫上流，試取〈禪本草〉觀之，然

後依此炮製，合而服之，其功力蓋不淺也。7 

湛堂文準的生平相對而言詳盡得多。根據其法兄惠洪《石門文字禪》卷 30〈泐

潭準禪師行狀〉所記：文準八歲辭家，受具足戒於唐安律師，徧遊成都講肆，見真淨

克文（1025-1102）於投老庵。從學十餘年，跡愈晦，名聲愈著。東遊淮浙，衲子成叢

林，先開法雲巖，後移居泐潭。《嘉泰普燈錄》卷 7、《五燈會元》卷 17、《僧寶正續

傳》卷 2、《續傳燈錄》卷 22 中的文準傳，內容大致承襲行狀，詳盡記載其學法接

機歷程。8有《湛堂準和尚語》9存世，然亦未見以上燈錄提及其作〈炮炙論〉。曉瑩

抄錄〈炮炙論〉後，舉其師大慧宗杲（1089-1163，妙喜老師）的話語作印證云：「湛

堂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知作文關揵，遂著〈羅漢疏〉、〈水磨記〉、〈炮炙論〉。」10

不過，〈炮炙論〉之外，〈羅漢疏〉、〈水磨記〉並未見錄於任何文獻。 

《羅湖野錄》向以保存許多禪師之前言往行而具有補充禪門逸事的史料價值，

考之〈禪本草〉和〈炮炙論〉二文，除《羅湖野錄》外，並未見錄於宋代其他禪門

語錄燈史。此二文雖短，首尾結構俱全，論述宗旨明晰，讀來並不會有意義截斷或

表述不全的問題，可視為解禪之短品創作。自《羅湖野錄》後，便屢為後代叢書所

輯錄。 

                                                 
7 宋‧曉瑩：《羅湖野錄》，《卍續藏經》第 83 冊，頁 395b。 

8 分見宋‧正受：《嘉泰普燈錄》，《卍續藏經》第 79 冊，頁 330c；宋‧普濟：《五燈會元》，《卍續藏經》

第 80 冊，頁 366a；宋‧祖琇：《僧寶正續傳》，《卍續藏經》第 79 冊，頁 560c；明‧居頂：《續傳燈

錄》，《大正藏》第 51 冊，頁 617b。 

9 收入宋‧師明集：《續古尊宿語要》，《卍續藏經》第 68 冊，卷 1，頁 365a。 

10 宋‧曉瑩：《羅湖野錄》，《卍續藏經》第 83 冊，頁 39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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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屠本畯（1542-1622）所作《韋弦佩》11，收集諸多修養性情之藥方，其中

收錄黃龍文雅〈禪本草〉和文準〈炮炙論〉，內容與《羅湖野錄》完全一致。朱時恩

（1563-？）所編《佛祖綱目》12卷 37，亦收錄〈禪本草〉和〈炮炙論〉全文，與《羅

湖野錄》完全一致。 

〈禪本草〉字數和內容變化的關鍵是始於袁中道（1570-1623）所作〈禪門本草

補〉，此文收錄於《珂雪齋前集》。13〈禪門本草補〉僅保存〈禪本草〉一文之首尾

共 90 字。刪除中段：「去穢惡，善解諸毒，能調眾病。……幽通密顯，非證者莫識。

不假修煉，炮製一服，脫其苦惱。」共 90 字。（請見表 1「〈禪本草〉刪文對照表」）

接著，自言「余因笑顰作諸味」，乃仿〈禪本草〉形式，續作「講」、「戒」、「定」、「淨

土」四味各一段。由於這四段各段字數，與〈禪本草〉原文字數差不多，Robban A. 

J. TOLENO 由此推測當時袁中道所見之〈禪本草〉應是原始篇幅。那麼，〈禪門本

草補〉為何要將「禪」的字數，從《羅湖野錄》中所錄〈禪本草〉180 字，刪節為

90 字，使「禪」的內容顯得特別短少，與其他各段顯得頗不協調呢？Robban A. J. 

TOLENO 認為，一方面這是因為袁氏為了讓讀者更快讀到自己創作的部分，所以便

只對〈禪本草〉作簡略引述。另一方面，袁中道〈禪門本草補〉仿〈禪本草〉形式，

又增補「講」、「戒」、「定」、「淨土」四味內容，而「禪」的部分，刪除其中「非證

莫識」、「不假修煉」、「炮製一服，脫其苦惱」等強調頓悟的文字，這是袁中道刻意

為之。因為他反對大慧宗杲（1089-1163）頓教的觀念，借此批判明代盲禪風潮而主

張漸修。14由禪、講、戒、定、淨土五者並行之立意，更可看出袁中道所支持的禪、

教、淨土並重，而主張融通運用的特色。 

                                                 
11 明‧屠本畯：《韋弦佩》，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93 冊

（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5），頁 93。 

12 明‧朱時恩編：《佛祖綱目》，《卍續藏經》第 85 冊，頁 737b。《佛祖綱目》共 42 卷（包括卷首），

崇禎 7 年（1634）刊行。本書內容從釋尊示現受生，至明代萬峰時蔚示寂為止，以諸佛及歷代祖師

之化導、行誼等事蹟為綱目，依照歷代年號之順序編錄，同年代之各種佛教重要事蹟皆可一目了然。

參考釋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8），頁 2655。 

13 明‧袁中道：《珂雪齋前集》第 5 冊（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卷 20，頁 2019-2025。 

14 Robban A. J. TOLENO（ロビン・トリノ）：〈『禪本草』と袁中道の『禪門本草補』―『禪本草』

の原形と清代における両者の混同―〉，頁 149-161。 



成 大 中 文 學 報   第 六 十 五 期 

 

126 

然而，明末賀復徵（1600？-1646？）《文章辨體彙選》第 771 卷，雜文五，所

收錄釋慧日〈禪本草〉仍是如《羅湖野錄》所錄之全文15，但無收〈炮炙論〉。第 772

卷（頁 792a-793a）所收錄袁中道效顰之作〈禪門本草補〉，卻僅有講、戒、定三段，

而缺淨土一段。 

晚明佚名所輯《五朝小說》第 474 卷，收錄慧日禪師〈禪本草〉，包含：禪、講、

戒、定、淨土，共五段。16清初陶珽重輯《重校說郛》120 卷中，第 76 卷亦收錄慧

日禪師所作〈禪本草〉17，內容與《五朝小說》完全相同。此二書所收〈禪本草〉，

與袁中道所作〈禪門本草補〉，差別僅有首段「禪」的內容，由 90 字再刪減僅剩 39

字：「禪，味甘，性涼，安心臟，祛邪氣，闢壅滯，通血脈，清神益志；駐顏色，除

熱惱，如縛發解，其功若神，令人長壽。」（請見表 1「〈禪本草〉刪文對照表」）與

其他段落字數更加懸殊。可見《五朝小說》與《重校說郛》已經將〈禪門本草補〉

                                                 
15 明‧賀復徵：《文章辨體彙選》，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34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頁 780。此書無自序或他人題跋，缺少直接說明成書過程的材料。全書共 780 卷，輯錄上自

先秦，下逮明末之文，標列各體，分為 132 類，但不錄詩賦，具明古今、嚴正變的意識。參考吳承

學、何詩海：〈賀復徵與《文章辨體彙選》〉，《學術研究》5（2005.5），頁 123-128。 

16 明代佚名輯《五朝小說》，分魏晉小說、唐人百家小說、宋人百家小說、皇明百家小說四部分，因

魏晉小說含有兩朝的作品，故合稱之。選錄傳奇、志怪及雜史筆記近五百種，為明代以前文言小說

的大型叢書。但其中有些篇目是從前人書中竊取，又改題篇名和作者，造成諸多文本內文與作者混

亂的情形，〈禪本草〉便是其中一例。李銳清認為《五朝小說》是先有魏晉、唐、宋四朝小說，並

各自刊行，直到《皇明百家小說》部分在明崇真甲戌（1635）刊成，方印刷合成《五朝小說》。參

考氏著：〈《五朝小說》刊本問題初探〉，《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25：2（1992.12），頁 115-131。民

國 15 年（1926）上海掃葉山房取《五朝小說》稍加抽換，以石版複印出版，改題為《五朝小說大

觀》，也有收《禪本草》一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於 2004 年出版《叢書佛教文獻類編》第 6 冊，乃

據《五朝小說大觀》版影印。 

17 《說郛》是元末明初陶宗儀編纂，書名取揚子語「天地萬物郭也，五經眾說郛也」。多選錄漢魏至

宋元的各種筆記彙集而成，如百家雜記、筆記、詩話等，原書共 100 卷。乃私家編輯之大型叢書之

一，包含經史傳記、百氏雜書、考古博物、山川風土、蟲魚草木、詩詞評論等。成書時間當在元代。

參考昌彼得：《說郛考》（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頁 12-13。此書輾轉流傳，卷多散佚。清順

治丁亥 4 年（1647）陶珽重編 120 卷本《重校說郛》，兩浙督學李際期刊本，是今世通行本，但錯

誤很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說郛》云：「是書實仿曾慥類說之例，每書略存大概，不必求全，

亦有原本久亡而從類書之中鈔合其文以備一種者。」評《重校說郛》云：「斷簡殘編，往往而在；

佚文瑣事，時有徵焉。」清‧紀昀等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 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2000），頁 665-666。 

http://baike.baidu.com/view/2273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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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認為〈禪本草〉了。 

表 1 〈禪本草〉刪文對照表18 

《羅湖野錄》 

180 字 

〈禪門本草補〉 

90 字 

《五朝小說》、《重校說郛》

39 字 

禪，味甘，性涼，安心臟，

祛邪氣，闢壅滯，通血脈，

清神益志；駐顏色，除熱

惱，去穢惡，善解諸毒，能

調眾病。藥生人間，但有大

小、皮肉、骨髓、精麄之異。

獲其精者為良。故凡聖尊

卑，悉能療之，餘者多於叢

林中吟風咏月。世有徒輩多

采聲㲉為藥食者，悮人性

命。幽通密顯，非證者莫

識。不假修煉，炮製一服，

脫其苦惱，如縛發解，其功

若神，令人長壽。故佛祖以

此藥療一切眾生病，號大醫

王，若世明燈，破諸執暗。

所慮迷亂，幽蔽不信，病在

膏肓，妄染神鬼，流浪生死

者，不可救焉。傷哉！ 

禪，味甘，性涼，安心臟，

祛邪氣，闢壅滯，通血脈，

清神益志；駐顏色，除熱惱， 
 

 

 

 

 

 

 

 

 

     如縛發解，其功

若神，令人長壽。故佛祖以

此藥療一切眾生病，號大醫

王，若世明燈，破諸執暗。

所慮迷亂，幽蔽不信，病在

膏肓，妄染神鬼，流浪生死

者，不可救焉。傷哉！ 

禪，味甘，性涼，安心臟，

祛邪氣，闢壅滯，通血脈，

清神益志；駐顏色，除熱惱， 
 

 

 

 

 

 

 

 

 

     如縛發解，其功

若神，令人長壽。 

對照明代心遠堂刊本《五朝小說》與清代順治丁亥 4 年（1647）李際期刊本《重

校說郛》，兩部書所收錄的〈禪本草〉版式幾乎完全相同。《重校說郛》刊印時間看

起來在《五朝小說》刊行之後，不過，《五朝小說》與《重校說郛》版式的沿用關係

及出現先後，學者多認為頗難斷定。19此後，乾隆間《四庫全書‧說郛》、《五朝小

說大觀》一直延續這種錯誤。 

                                                 
18 此表參考 Robban A. J. TOLENO〈『禪本草』と袁中道の『禪門本草補』―『禪本草』の原形と清

代における両者の混同―〉一文表二，並作修正。 

19 昌彼得主張《五朝小說》編成於清代，其刻版出於《重校說郛》。昌彼得：《說郛考》，「七、陶珽與

重編說郛」，頁 22-25。李銳清不贊同此說。他認為二書同時刊行，版刻相同。李銳清：〈《五朝小說》

刊本問題初探〉，頁 130。倉田淳之助：〈『說郛』版本諸說と私見〉，認為《五朝小說》早出於《重

校說郛》，故其版片為《重校說郛》所吸收運用。氏著：〈「說郛」版本諸說と私見〉，《東方學報》

京都 25（1954.10），頁 287-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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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現存四種收錄〈禪本草〉之世學叢書版本對照 

《五朝小說》 

明心遠堂刊本 

《重校說郛》清順治

丁亥四年李際期刊

本 

《文津閣四庫全

書‧說郛》 

《五朝小說大觀》 

    

在佛教所編纂典籍方面，清代佚名輯《禪苑蒙求拾遺》20，收禪門典故 144 則，

其中有「慧日論藥」，云：「羅湖野錄曰：廬山慧日雅禪師乃真淨高弟，嘗著〈禪本

草〉一篇曰」21明言錄自《羅湖野錄》，其所收〈禪本草〉仍是全文。可見佛教文獻

中，〈禪本草〉完整全文一直傳承至清代，唯世學叢書從袁中道刪減〈禪本草〉始，

使《五朝小說》與《重校說郛》混淆了〈禪本草〉與〈禪門本草補〉，而〈炮炙論〉

全文保存完整並無變動。 

                                                 
20 金代釋志明撰《禪苑蒙求》，主要摘取禪籍中的典型事例，特別是反映禪宗獨特風格的祖師行跡及

其言語，撮四字為標題，乃禪宗典故集。這些故事大多數出自《傳燈錄》、《五燈會元》等禪宗文獻。

清代佚名輯《禪苑蒙求拾遺》一卷以補前書，收在《卍續藏經》第 87 冊。《禪苑蒙求》主要取材於

燈錄，而《拾遺》則以採錄禪僧傳、叢林筆記為主，兼及燈錄、語錄、行狀、文集及其他撰作，因

而在選材範圍上遠較前書廣泛。《拾遺》無序跋，其撰作時間無法詳考。陳士強考察書中引用明代

文琇《增集續傳燈錄》、智旭《緇門崇行錄》和清代元賢《繼燈錄》來看，此書約撰於清代中葉。

參考陳士強：〈禪籍導讀之十―《禪苑蒙求瑤林》並《拾遺》舉隅〉，《法音》11（1989.11），頁

37-39。 

21 宋‧曉瑩：《羅湖野錄》，《卍續藏經》第 87 冊，頁 100c。以下所錄〈禪本草〉僅三處與《羅湖野錄》

有些微之差，一是「藥生人間，但有大小、皮肉、骨髓、精麄之異。」缺「但」字；二是「妄染神

鬼」，變成「妄染鬼神」；三是文末多「噫」字收尾。顯然是錯將〈禪本草〉引文完畢後，曉瑩按語

前之感嘆發語詞「噫」誤斷為〈禪本草〉文末感嘆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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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禪與本草結合的文化環境 

文雅以「本草」藥方作為解釋禪理的比喻架構，與《本草》一書本身的特質，

以及宋代當時《本草》流通普及之風氣有關，加上前人即有以《本草》為喻的遊戲

短文流傳所共推波，從而藉當時社會熟知共識的事物來引渡禪義。 

（一）宋代本草著作風氣 

「本草」是藥物的總稱，其名義的形成，代表藥物學概念的成熟。22根據學者

考證指出，「本草」之名，最早見於《漢書‧郊祀志》，西漢成帝建始 2 年（西元前

31 年）庚寅條：「明年，上始祀南郊，赦奉郊之縣及中都官耐罪囚徒。是歲衡、譚

復條奏……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23該年成帝接受

臣僚奏議，將不應禮或復重的神祠及相關職務等人令皆罷黜歸家。這當中包括嫻於

本草者所納之官職「本草待詔」。《漢書‧平帝紀》元始 5 年（西元 5 年）乙丑條：「徵

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曆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

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24朝

廷徵集天下各類專業學者至長安，而擅「本草」者，與懂方術、曆算諸學門並稱，

同為一方學有專精而可用者。此處「本草」並非如前引文與體制內本有的職銜連用，

而是作為一種獨立的學術門類。25 

現存《神農本草經》簡稱《本草》，大約成書於秦漢時期，是中國古代最早的藥

物學專著，作者不詳，遵古託名炎帝神農氏所作，在《七錄》、《隋書經籍志》皆有

                                                 
22 「藥，治病艸，從艸樂聲。」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黎明文化公司，

1990），頁 42。清‧王筠：《說文釋例》注云：「依《玉篇》引《急救篇》注，草木、金石、鳥獸、

蟲魚之類，堪愈疾者，總名為藥。」（臺北：黎明文化公司，1990），頁 42。也就是凡有療效之各種

生長於自然界中的草木金石和飛禽走獸游魚等，都可以作為治病藥材。 

23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6），頁 1257-1258。 

24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頁 359。《漢書‧遊俠傳》云：「樓護，字君卿，齊人，父

世醫也。護少隨父為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頁

3706。樓護少年所誦「本草」，似應即有相應「本草文本」以供誦讀。 

25 參考﹝日﹞山田慶兒：〈本草の起源〉，《中國古代科學史論》（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9），

頁 454-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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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錄。魏晉以來陸續有增訂本加以註釋和補充，其中流傳最為廣遠者為陶弘景所整

理詳注之七卷本《神農本草經集注》，被奉為本草之正統。到了唐代始有官方敕修本，

因而開啟編纂全國普行藥典之風氣。高祖時，蘇敬等在陶著集注本草的基礎上修訂

而成《新修本草》。當時民間也出現旁系本草，諸如《食療本草》的傳抄本；五代後

蜀有韓保昇等重修補注而成《蜀本草》。到了宋代，本草的整理出版風氣大盛，累積

了豐富的成果，加上鏤版印刷發明，使本草書得以廣泛流傳。宋太祖敕命詳校刊定

諸本草而有《開寶重定本草》，嘉祐年間又重修新增成《嘉祐補注神農本草》，哲宗

時又出《重廣補注神農本草并圖經》，而唐慎微合前二書為《經史證類備急本草》，

集本草書之大成。至徽宗時將之校訂為《政和新修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可視為傳統

本草集成之最完善者，成為宋代以後至明代本草學的範本。26 

宋代本草文獻整理蓬勃發展與士林重醫風尚普及有關，從北宋開國以來，朝廷

行重視醫藥的惠民政策，多次詔令醫官撰集、校正各種醫書，並刊刻發行。推衍至

地方、士人等，亦廣泛重視醫書，使得醫家、學者所撰著的各種醫學方書大量湧現27，

因而助長官方、民間編訂各種《本草》的風氣，而民間刻書、鬻書事業發達，亦是

醫書傳播的關鍵。28 

宋許叔微（1079-1154）〈普濟本事方序〉云：「醫之道大矣！可以養生，可以全

身，可以盡年，可以利天下與來世，是非淺識者所能為也。」29在宋代士人看來，

                                                 
26 關於本草經版本的流傳史，參考謝文全：《神農本草經之考察與重輯》（臺中：中國醫藥學院中國藥

學研究所藥學博士論文，1995），「第二章：總論」，頁 12-15、43-45。 

27 「大凡醫書之行於世，皆仁廟朝所校定也。按《會要》，嘉祐 2 年，置校正醫書局于編修院，以直

集賢院掌禹錫、林億校理，張洞校勘，蘇頌等並為校正。後又命孫奇、高保衡、孫兆同校正。每一

書畢，即奏上，億等皆為之序，下國子監板行，并補注《本草》、修《圖經》、《千金翼方》、《金匱

要略》、《傷寒論》，悉從摹印，天下皆知學古方書。」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臺北：臺灣

商務印書館，1968），卷 13，「《外臺秘要方》四十卷」，頁 371。 

28 參考陳元朋：《兩宋的「尚醫士人」與「儒醫」―兼論其在金元的流變》（臺北：臺灣大學出版委

員會，1997），「第一章：宋代士人「尚醫風氣」的形成原因」，頁 74。清‧石韞玉〈重刊宋本洪氏

集驗方序〉云：「宋祖宗之朝，君相以愛民為務，官設惠濟局，以醫藥施舍貧人，故士大夫亦多留

心方書，如世所傳《蘇沈良方》、《許學士本事方》之類，蓋一時風尚使然！」收入﹝日﹞岡西為人

編撰：《宋以前醫籍考》（臺北：南天書局，1977），頁 869。 

29 宋‧許叔微：《類證普濟本事方》，收入《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子部第 755 冊（杭州：杭州出版社，

2015），頁 37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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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道可養生，有利於天下，甚至來世，通於儒家之至道，則醫道之中已然包含了儒

釋道的概念於其中。在這樣的時代思維背景下，士階層家庭重視醫學，對醫書、藥

草多有相當程度的認識。如《游宦紀聞》卷 1：「《圖經》、《本草》，人家最不可缺。

醫者處方，則便可知藥性；飲食果菜，則便可知避忌。」30並將醫學與儒家六藝等

量齊觀，視之為通於儒道的專門學問，使《本草》成為當時士人家庭常備醫書。31根

據陳曉蘭研究指出，宋元時期醫書是各地書坊廣泛刊刻的生活日用類書籍，尤以閩

中坊刻本佔很大比例。這可說是宋代醫學知識和雕版印刷術普及、繁榮的體現。其

中以本草類書最為顯著，包括官修本草書，民間醫家對本草的修訂、增附、集成，

乃至為了商業營利考量而出版的刪節、改編、合編或冠以類編、新編等各地坊刻的

俗本，且其數量、種類和傳播的範圍遠遠超過了官刻本和家刻本。32由此可知，隨

著朝廷重視，印刷術和官私鬻書的興盛，使宋代《本草》書廣泛出版、流傳，各種

藥草醫學知識自然普及於民間。 

就本草藥書編撰體例觀之，從《神農本草經》以來，逐漸確立了藥書的編輯模

式，將每一味藥，依藥物名稱、別名、性味、產地、主治、功效等，按其性能歸類，

逐一編寫，乃至相關用藥知識、方劑配伍、藥物生剋等，其編纂體例的系統化，成

為總理藥物的專門著作。齊梁時期陶弘景編定《本草經集注》共七卷，將所收藥物

按上、中、下三品分類，有君、臣、佐使之別，乃本草之總綱。33從其序錄可以見

出本草編次分類的安排與神仙方術的關係，如將藥分上、中、下三類，上藥養命，

                                                 
30 宋‧張世南撰，張茂鵬點校：《游宦紀聞》（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 3。 

31 參考陳元朋：《兩宋的「尚醫士人」與「儒醫」―兼論其在金元的流變》，頁 109-110。陳氏編有

「兩宋官方醫籍編校暨刊印簡表」，共有 24 部。頁 62-67。 

32 參考陳曉蘭：〈試論宋元時期閩中坊刻醫書的編刻特點―以《新編類要圖注本草》及其傳刻本為

中心〉，收入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主編：《古典文獻研究》第 15 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

頁 320-341。 

33 陶弘景〈神農本草經序錄〉云：「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多服久服不傷人。

欲輕身益氣，不老延年者，本上經。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無毒有毒，斟酌其宜。

欲遏病補虛蠃者，本中經。下藥一百二十五種為左使，主治病以應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熱

邪氣，破積聚，愈疾者，本下經。」尚志鈞輯校：《神農本草經輯校》（北京：學苑出版社，2014），

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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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食應天延年；中藥養性，應人調身；左使之藥，主在治病，不可久服。這三種用

藥品類區分，即可見出道家強調養生，從肉體療治到精神補充，乃至達至延年長生

之終極追求的思想脈絡。 

（二）「本草」的衍生創作 

宋代以前即有由本草衍生的創作，《隋書‧經籍志》中著錄本草著作甚豐，即某

方面的專著亦以「本草」為名，僅隋志、兩唐志所載藥學著作就超過一百部。不過

這些著作到宋代大多已散佚淘汰。其中《食療本草》雖著錄於藝文志，但原文已佚，

直至清末於敦煌石窟發現，方見其殘本。34此書按醫食同源之理，說明食物的藥性，

既治病又兼養生。 

《神農本草經》原是一部說明各種藥草性質、功效的用藥書籍，後來被轉喻為

藥方之稱，進而被藉以作為隱喻生活諸相的各種藥方而有相關衍生創作出現。題名

唐代張說（667-730）仿《神農本草經》的體例所作〈錢本草〉35，全文近兩百字，

看似戲謔文字，然借錢喻藥，診治人性之弊，將金錢的性質、利弊，以及積散之道

深刻分析掌握，文字精練而新奇，寓含深刻的人生體驗。同時提出為人君子七種駕

馭金錢之方，包括道、德、義、禮、仁、信、智以服之，可達至積散相宜、博施濟

眾的功效。張說於玄宗時做過宰相，封為燕國公，擅長文學，朝廷許多重要碑文墓

誌出於其手。此文可說是其豐富的人生閱歷積累的智慧結晶，由於張說身處盛唐政

治、社會和經濟皆穩定的太平時期，加之他本身出身官僚文士，他之於金錢的生活

                                                 
34 唐‧孟詵：《食療草本殘卷》，收入羅振玉著：《羅雪堂先生全集》第 3 編第 6 冊（臺北：文華出版

社，1970）。羅振玉根據王國維和唐蘭校考，於校錄跋文說明此書主要作者為孟詵，成書年代應在

唐開元之前。此書從石榴到芋，共二十六味，但前後皆有闕文。全書體例係於名稱下，先引主治功

能，次按語說明，再列附方。 

35 「錢，味甘，大熱，有毒。偏能駐顏，彩澤流潤，善療饑寒困戹之患，立驗。能利邦國，汙賢達，

畏清廉。貪婪者服之，以均平為良；如不均平，則冷熱相激，令人霍亂。其藥采無時，采至非理則

傷神。此既流行，能役神靈，通鬼氣。如積而不散，則有水火盜賊之災生；如散而不積，則有饑寒

困戹之患至。一積一散謂之道，不以為珍謂之德，取與合宜謂之義，使無非分謂之禮，博施濟眾謂

之仁，出不失期謂之信，入不妨己謂之智。以此七術精鍊，方可久而服之，令人長壽。若服之非理，

則弱志傷神，切須忌之。」清‧董誥等編，陸心源補輯拾遺：《全唐文及拾遺》第 2 冊（臺北：大

化書局，1987），卷 226，頁 1021。 



黃敬家：禪與本草的結合：〈禪本草〉、〈炮炙論〉以禪為藥之禪修譬喻 

 

133 

經驗富足無虞，因此更能以客觀理性的態度反省金錢的價值。不過，錢大昕

（1728-1804）〈跋錢本草〉認為：「此好事者所為，託之燕公。」36 

《太平廣記》卷 255〈嘲誚三〉，「侯味虛」條，引自《朝野僉載》，謂唐朝的戶

部郎官侯味虛著〈百官本草〉37，其作用在除祛邪惡和奸侫，長久服食能使人冷峻

剛直。「賈言忠」條，引自《御史臺記》，記唐人賈言忠撰〈監察本草〉38，謂各層

級的御史，掌刑法典章，糾正百官之罪惡，能發揮監督彈劾之功，其職司雖各有不

同，而皆各有效能。可見唐代仿「本草」形式的遊戲之作時可見之。這些借本草之

名隱喻其義的文字，可說是對本草概念、體製的一種文化接受，並持續影響後代。

錢鍾書《管錐編》中《太平廣記》第 113 條，亦謂「蓋唐人遊戲文章有此一體，後

世祖構如《羅湖野錄》卷四慧日雅禪師〈禪本草〉，董說《豐草菴前集》卷三〈夢本

草〉，張潮《檀弓叢書‧書本草》，其尤雅令者也。」39 

其實從唐五代雜史筆記小說所見，唐代以來文人以詩文為戲相互贈答的「戲題」

創作頗為普遍40，只是礙於這類作品的定位，保存下來相當有限。五代、兩宋延續

此風氣，宋代文人好戲謔者莫過於東坡，自言以文字筆墨為遊戲三昧，且將這種戲

題之作，從文人酬作流傳擴張到公開性的創作上，全面將其諧謔不羈的一面展現在

讀者面前。方東樹《昭昧詹言》卷 11〈總論七古〉，讚蘇軾云：「雜以嘲戲，諷諫諧

                                                 
36 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集部第 38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卷 32，頁 310-311。 

37 「唐戶部郎侯味虛著《百官本草》，題御史曰：大熱，有毒。又朱書云：大熱有毒，主除邪佞。杜

姦回，報冤滯，止淫濫，尤攻貪濁。無大小皆搏之，畿尉簿為之相。畏還使，惡爆直，忌按權豪。

出於雍洛州諸縣，其外州出者，尤可用，日炙乾硬者為良。服之，長精神，減姿媚。久服，令人冷

峭。」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1983。 

38 「唐賈言忠撰《監察本草》云：服之心憂，多驚悸，生白髮。時義云：裏行及試員外者，為合口椒，

最有毒。監察為開口椒，毒微歇。殿中為蘿蔔，亦曰生薑，雖辛辣而不為患。侍御史為脆梨，漸入

佳味。遷員外郎為甘子，可久服。或謂合口椒少毒而脆梨毒者，此由觸之則發，亦無常性。唯拜員

外郎，號為摘去毒。歡悵相半，喜遷之，惜其權也。」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頁 1983。 

39 錢鍾書：《管錐編》第 2 冊（臺北：書林出版社，1990），頁 744。 

40 唐‧李肇《唐國史補》卷下：「初，詼諧自賀知章，輕薄自祖詠，諢語自賀蘭廣、鄭涉。近代，詠

字有蕭昕，寓言有李紆，隱語有張著，機警有李舟、張彧，歇後有姚峴、叔孫羽，訛語影帶有李直

方、獨孤申叔。」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第 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0），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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謔，莊語悟語，隨興生感，隨事而發，此東坡之獨有千古也。」41其戲題之作充滿

諧趣的個人風格，掌握禪的本質精神而遊戲人間，嬉笑怒罵皆是悟道之機。故而惠

洪評云：「東坡居士遊戲翰墨，作大佛事。」42透過參禪而妙悟空理，將詼諧、機智

和諷喻揉合於其詩文中，形成其時代的禪悅趣味，風尚所及，禪林亦共推波。 

宋代禪林對於運用文字具普遍性認知，既具遊戲般的活潑趣味，又具有禪的凝

定純化，以「遊戲三昧」觀念作為創作和生活的一種精神狀態。文雅和文準的法兄

惠洪是北宋禪林中率先標舉「文字禪」43之名者，肯定以文字作為般若載體，《石門

文字禪》卷 6〈儞能禪三鄉俊宿山〉：「此生何處不戲劇，萬事隨緣真妙道。」44世出

世間逢場作戲，隨緣自在。謝逸（1066？-1113）〈洪覺範林間錄序〉云：「洪覺範得

自在三昧於雲菴老人（克文），故能遊戲翰墨場中。」45所以明末紫柏真可特別推崇

惠洪強調文字三昧在悟道歷程中的作用，運用於日常生活和各種藝術創作中，謂之

遊戲翰墨。46 

                                                 
41 清‧方東樹：《昭昧詹言》（臺北：廣文書局，1962），頁 3。根據周裕鍇統計，蘇軾詩集中「詩題」

有「戲」字者有 93 首，黃庭堅詩集中「詩題」有「戲」字者有 114 首。參見氏著：《文字禪與宋代

詩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第四章：語言藝術：禪語機鋒與詩歌句法」，頁 152。張

蜀蕙據唐宋文史資料庫系統統計，東坡以戲為題的詩有 107 首。參氏著：〈蘇軾諧謔書寫與唐宋戲

題文學〉，收入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編：《第五屆中國詩學會議論文集》（彰化：國立彰化師

範大學，2000），頁 81。 

42 宋‧釋惠洪著，﹝日﹞釋廓門貫徹注，張伯偉等點校：〈東坡畫應身彌勒贊并序〉，《注石門文字禪》

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卷 19，頁 1187。 

43 「文字禪」一詞，最早見於黃庭堅〈題伯時畫松下淵明〉：「遠公香火社，遺民文字禪。」氏著：《山

谷內集詩注》，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5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9，頁

119。惠洪《石門文字禪》襲用「文字禪」一詞，並因此使「文字禪」的概念在禪林獲得廣泛認知。

參考周裕鍇：《文字禪與宋代詩學》，頁 183。 

44 宋‧釋惠洪著，﹝日﹞釋廓門貫徹注，張伯偉等點校：《注石門文字禪》，頁 433；〈題言上人所蓄詩〉：

「予幻夢人間，游戲筆硯，登高臨遠，時時為未忘情之語。」卷 26，頁 1518。 

45 宋‧惠洪：《林間錄》，《卍續藏經》第 87 冊，卷 1，頁 245a。周裕鍇也認為：「禪宗的『游戲三昧』

從理論上為士大夫的文字遊戲提供了依據，而士大夫傳統的俳諧文學則從實踐上為禪宗的文字遊戲

樹立了範本。」周裕鍇：《禪宗語言》（臺北：世界宗教博物館基金會，2002），「第十章：打諢通禪：

禪語的遊戲性」，頁 371。 

46 參考廖肇亨：〈惠洪覺範在明代：宋代禪學在晚明的書寫、衍異與反響〉，《中邊‧詩禪‧夢戲：明

末清初佛教文化論述的呈現與開展》（臺北：允晨文化，2008），頁 105-149。「凡佛弟子，不通文字

般若，即不得觀照般若；不通觀照般若，必不能契會實相般若。實相般若，即正因佛性也。」《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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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文雅〈禪本草〉模仿《神農本草經》的形式，將「禪」喻為本草中的一

味藥方，對其藥性、功效，詳加說明。後續有文準作〈炮炙論〉呼應〈禪本草〉的

重要性，強調除了依〈禪本草〉以明「禪」這一味藥之體性外，又須解如法炮製其

藥的方法，故而仿《雷公炮炙論》，提出其炮製「禪」藥之方作為輔助。此二文的出

現，實乃其時代文化環境所共成。 

四、佛典中的藥喻傳統 

〈禪本草〉之仿《本草》而作出生死輪之藥方，有佛教內部特殊的文化淵源。

禪與本草的結合，本身便有其隱喻性，將禪視為一種藥方，再以本草的記載形式，

剖析禪的質性、修行方式和功效。這種譬喻形式的靈感，除了受到宋代本草普及的

風氣影響，其隱喻的內在意義關連，則是來自佛經本身既有的藥喻傳統。 

譬喻，梵語 Avadāna（阿波陀那），為十二分教之一，以比擬的方式來說解抽象

的道理。譬喻僅是作為引渡佛法概念的一種善巧言說方式，讓艱深隱晦的佛理變得

更具體而易為人理解，這是一種權宜方便。47如同世尊在《法華經‧譬喻品》中對

舍利弗所說：「諸佛世尊以種種因緣，譬喻言辭，方便說法。」「今當復以譬喻更明

此義，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48所以，透過譬喻有助於使佛陀的言說意蘊更加顯

豁明白。 

在佛典中，有以佛陀為「大醫王」，能治眾生各種身心疾病的比喻。《雜阿含經》

                                                                                                                                      

柏尊者全集》，《中華大藏經》第 83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4），卷 1，〈法語〉，頁 294c。 

47 譬喻顯示了語言的彈性與原創力（Creativity），我們思維活動中的譬喻無所不在，不只存在於詩學，

更藉由事件、因果、情感等平凡生活的概念，隱隱然寄託著更深層的語義。參考﹝美﹞雷可夫（George 

Lakoff）、詹森（Mark Johnson）著，周世箴譯注：《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臺北：聯經出版社，

2012），〈中譯導讀〉，頁 19-21、64。 

48 以上兩段引文，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大正藏》第 9 冊，頁 12b。又「云何譬喻？謂

於是中有譬喻說，由譬喻故，本義明淨，是名譬喻。」唐‧玄奘譯，彌勒菩薩說：《瑜伽師地論》，

《大正藏》第 30 冊，卷 25，頁 4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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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15，佛在鹿野苑告諸比丘： 

有四法成就，名曰大醫王者，所應王之具、王之分。何等為四？一者善知病，

二者善知病源，三者善知病對治，四者善知治病已，當來更不動發。……如

來應等正覺為大醫王，成就四德，療眾生病，亦復如是。云何為四？謂如來知

此是苦聖諦如實知，此是苦集聖諦如實知，此是苦滅聖諦如實知，此是苦滅

道跡聖諦如實知。諸比丘，彼世間良醫，於生根本對治不如實知，老病死憂悲

惱苦根本對治不如實知。如來應等正覺，為大醫王，於生根本，知對治，如

實知，於老病死憂悲惱苦根本對治如實知，是故如來應等正覺名大醫王。49 

佛陀為大醫王，能知眾生之病況，能找出病因，能找到對治之方，更能根治病

後，使未來不再重犯。亦即能知苦、苦集、苦滅、苦滅之道的這四聖諦，從根本對

治生老病死之生命輪迴，所以是無上法藥。50 

佛典中諸多藥喻故事，以佛法為良藥、阿伽陀藥而為譬喻巧說。實叉難陀譯八

十卷本《華嚴經》卷 77：「善男子，汝應於自身生病苦想，於善知識生醫王想，於

所說法生良藥想，於所修行生除病想。」51《楞伽經》卷 1 云：「彼彼諸病人，良醫

隨處方，如來為眾生，隨心應量說。」52謂佛能隨眾生之病而投以法藥。《大般涅槃

經》卷 11〈現病品〉：「願諸眾生得阿伽陀藥，以是藥力，能除一切無量惡毒。」53所

以說佛「為大醫王，善療眾病；應病與藥，令得服行。」54 

                                                 
49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大正藏》第 2 冊，卷 15，頁 105a-b。陳明：「釋迦牟尼建立佛

教僧團之後，僧徒不時面臨身心疾病的侵襲，客觀上存在醫療的需要。佛陀以救治大眾的身心，引

導其大覺大悟而進入涅槃解脫生死為目標，因此，時常宣說以醫學為譬喻的教義。佛教與醫療一開

始就產生了交叉。」梵語、巴利語、漢語、藏語或一些西域語言佛教文獻中，包含了相當豐富的醫

學內容，記載了佛教寺院中許多醫療故事。參考氏著：《中古醫療與外來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

版社，2013），頁 344。 

50 北宋施護所譯《醫喻經》一卷，主要解說良醫善知各種病因和藥方的四種方法，以對應如來出現世

間宣說的四諦無上法藥，與此經內容極為相似。宋‧施護譯：《醫喻經》，《大正藏》第 4 冊，頁 802a-b。 

51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藏》第 10 冊，頁 421c。 

52 元魏‧菩提留支譯：《入楞伽經》，《大正藏》第 16 冊，頁 484c。 

53 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 12 冊，頁 428c。 

54 姚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第 14 冊，頁 537a。又「佛如醫王，法如良藥，僧

如瞻病人，戒如服藥禁忌。」姚秦‧鳩摩羅什譯，龍樹菩薩造：《大智度論》，《大正藏》第 25 冊，

卷 22，頁 22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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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光明經》〈除病品〉講述世尊過去生為持水長者子流水，代父行醫，解除眾

生病苦，曾解救魚難，並為說十二因緣法，令諸魚獲得解脫的本生故事。〈流水長者

子品〉由長者子流水請教其父，眾生四大諸根為何會生病？如何按四時加以調節？

持水長者便教其子，四時有風熱痰癊不同病症，當按四時調整飲食則眾病不生。流

水長者子因而悟得醫治眾病之法，以諸妙藥令眾生服之，使眾生病苦悉得蠲除。55 

《妙法蓮華經‧藥草喻品》中，世尊以藥喻理宣說，主要闡述藥之所生，所治

之疾，及禪定方法。如來觀知一切諸法之所歸趣，亦知一切眾生深心所行，以智方

便而演說一切法通達無礙。於是以各種小大草木為喻，傳達一佛乘之終極理想而方

便說三乘之差別。 

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山川谿谷土地所生卉木叢林及諸藥草，種類若干，名色

各異。密雲彌布，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一時等澍，其澤普洽。卉木叢林及諸

藥草，小根小莖，小枝小葉；中根中莖，中枝中葉；大根大莖，大枝大葉。

諸樹大小，隨上中下各有所受。一雲所雨，稱其種性而得生長華菓敷實。雖

一地所生，一雨所潤，而諸草木，各有差別。56 

藥草是用來療治眾生疾病之用，或者滋養眾生色身，使之茁壯、康健、延壽。此處

以大雨普潤眾草木為譬喻，當大雲雨起，三千大千世界的一切卉木叢林及諸藥草，

皆得隨其所需而蒙受滋潤，各得生長。如同如來說法依據不同眾生根性而給予不同

的法藥，療治眾生的煩惱病苦，滋潤眾生的善根，使聞法大眾皆大歡喜。「如來于時，

觀是眾生諸根利鈍、精進懈怠，隨其所堪而為說法，種種無量，皆令歡喜。」57以

見如來所說法，觀待眾生根基之異，給予能夠接受的法教，而眾生根性千差萬別，

如來應機說法亦隨之無量無邊。 

此品以大小草木為喻，受如來方便法雨之眾生有「三草二木」58之別，三草指

                                                 
55 北涼‧曇無讖譯《金光明經》，與唐‧義淨譯《金光明最勝王經》，乃其同本異譯，同收錄於《大正

藏》第 16 冊。 

56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大正藏》第 9 冊，頁 19a。 

57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大正藏》第 9 冊，頁 19b。 

58 《法華經‧藥草喻品》：「或處人天、轉輪聖王、釋梵諸王，是小藥草；知無漏法，能得涅槃，起六

神通，及得三明，獨處山林，常行禪定，得緣覺證，是中藥草；求世尊處，我當作佛，行精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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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小草，所喻之體，各家說解有異。59智顗《妙法蓮華經文句》卷 7 上解釋

云：「三草二木，纖濃不等，故言差別。一地一雨，普載普潤，故無差別。若觀其末

派，謂各各不同；若究其根榮，莫非地雨。內合方便智照，七五各異，實智往照，

終歸一實。一實七五，七五一實，差別無差別，無差別差別。」60佛以平等法，如

同一味之雨水，普施三千界，使小大諸草木，即使根性不同，皆得平等受法，悉蒙

潤澤，隨其花果結實各有不同，漸次趨向一佛乘之解脫道。由〈譬喻品〉已經說明

三乘是權，最上一乘方為實。〈藥草喻品〉則是以具象之藥草再次詮解世尊所說之法

皆為一乘，本無有三，但因眾生根基之異，才分三個層次來說解。 

《佛說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中，佛陀宣說藥王、藥上二菩薩的本行因緣，其

因地行菩薩道時，以滅除重罪五逆、十惡為眾生解苦。二菩薩有諸法藥，能使眾生

受大乘法、得佛慧，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世尊並為二菩薩授記未來成佛的名

號及國土。61 

《維摩詰所說經》說法緣起於維摩詰居士有疾，世尊於是徵詢諸羅漢弟子乃至

菩薩前往問疾，而展開一連串關於究竟與方便的討論。在〈文殊師利問疾品〉中，

文殊師利代佛陀去探望生病的維摩詰，維摩詰以眾生有病，菩薩以智慧和善行為醫

藥救治眾生之譬喻，講述菩薩為救度眾生而不入涅槃之大願心。菩薩之病乃因於眾

生病故，眾生若病癒則菩薩無復有病。並說明患病之外因，乃四大不調，內在因素

則是三毒煩惱，所以若能心調身正即無致病之因。其中維摩詰與文殊師利討論如何

                                                                                                                                      

是上藥草。又諸佛子，專心佛道，常行慈悲，自知作佛，決定無疑，是名小樹；安住神通，轉不退

輪，度無量億百千眾生，如是菩薩，名為大樹。」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大正藏》

第 9 冊，頁 20a。 

59 以草木之大小喻顯根性之不同。三草，即小藥草、中藥草、大藥草；二木，即小樹、大樹。蓋佛之

說教雖平等一味，隨眾生根性而所受不同，一如草木之所稟各異。有關三草二木之配釋，異說殊多。

智顗以之配七方便，依序喻指人天乘、二乘、藏教菩薩、通教菩薩、別教菩薩，如是五乘各各隨分

受潤。窺基則反之，謂三草無成佛種子，分別喻顯無種性、聲聞種性、緣覺種性，二木得以成佛，

分別喻顯不定種性、菩薩種性。亦即智顗以三草二木表示十界皆得成佛之真趣，窺基則以之彰顯五

性各別之要旨。釋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頁 603。 

60 隋‧智顗：《妙法蓮華經文句》，《大正藏》第 34 冊，頁 92a。 

61 劉宋‧畺良耶舍譯：《佛說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大正藏》第 20 冊，頁 66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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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喻有疾菩薩？如何調伏其心？維摩詰答云：「說身無常，不說厭離於身；說身有苦，

不說樂於涅槃；說身無我，而說教導眾生；說身空寂，不說畢竟寂滅；說悔先罪，

而不說入於過去。以己之疾，愍於彼疾。當識宿世無數劫苦，當念饒益一切眾生。

憶所修福，念於淨命，勿生憂惱，常起精進。當作醫王，療治眾病。菩薩應如是慰

喻有疾菩薩，令其歡喜。」62教導菩薩以不二之行為菩薩行。 

上諸佛典運用譬喻說法，以佛為大醫王，以佛之各種說法為療治眾生煩惱的法

藥，如斯譬喻散見於大小乘經典，乃至悟病身空寂，證不二之境，在佛教中已建構

由病苦至解脫的完整修持指引。禪門中也有以病為喻來提點悟境的公案。德山宣鑒

（782-865）生病，有僧問：「還有不病者無？」德山說：「有。」僧問：「如何是不

病者？」德山呻吟著說：「阿邪，阿邪！」63就是他自己。病痛的只是肉體之身，內

在卻是自性常覺而無病的。所以，包括佛陀的法教典籍，祖師言教皆可視為文字般

若，是獲取實相的一種方便取徑。 

從佛教的究竟理地而言，一切諸法都非真實存在，都是變動的，那麼，欲以言

說來捕捉或表達變動如幻的諸相，便有其困難。言說充其量只能夠捕捉事物變動中

的某一瞬間的狀態，然而在其言說成立的同時，其所表達的事物狀態已經產生了質

變。但是，難道就要摒棄文字言說嗎？也不是。言說與一切諸法一樣如幻化，所以

僧肇云：「言說如化，聽亦如化，以化聽化，豈容有懼？」64言說之變動，反而不是

捨棄言說的理由，而是使其成為言說可用的理由，這當中便可看出佛教對常理認知

的一種弔詭的辯證關係。若一味否定語言，僅是落入偏於一邊的否定論執著而已。65

文字相非等同解脫相，但文字與解脫並無二相，因為一切法究竟本質相同。作為文

字，與其他媒介工具並無二致。無論文字所承載的空義，抑或文字本身本質性空，

文字之所聯繫的仍是解脫空義。宋代禪林對於文字運用具普遍性認知，文字自有其

                                                 
62 姚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第 14 冊，頁 544c。 

63 引自宋‧道原：《景德傳燈錄》，《大正藏》第 51 冊，卷 15，「朗州德山宣鑒禪師」，頁 318a。 

64 後姚秦‧僧肇：《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 38 冊，卷 3，頁 352b。 

65 如「言說文字，皆解脫相。所以者何？解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

是故，舍利弗！無離文字說解脫也。所以者何？一切諸法是解脫相。」姚秦‧鳩摩羅什譯：《維摩

詰所說經‧觀眾生品》，《大正藏》第 14 冊，頁 54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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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領趨入般若的作用，此可由宋代禪與本草結合的創作得到印證。 

五、〈禪本草〉、〈炮炙論〉中的以禪為藥 

《神農本草經》主要目的是對藥草性質加以說明，其收錄藥品的體例，首列藥

物學名、別稱，次列其性味、產地，再次為其主治功效等。目隨綱舉，條目了然。

慧日文雅〈禪本草〉便是將「禪」視為一味能令人「證大安樂」的藥方，來闡釋禪

的主要性質功能。故而仿《本草》的體例，以「禪」為「藥」，先言其性味功效： 

禪，味甘，性涼，安心臟，祛邪氣，闢壅滯，通血脈，清神益志；駐顏色，

除熱惱，去穢惡，善解諸毒，能調眾病。 

中醫將藥物的性味大分為五味四氣。五味，包括辛、甘、酸、苦、鹹這五種不

同的味道。「甘」味之藥物，能補能緩，具有補益、和中或緩急之作用，也就是用於

滋補、調和之藥材。按陰、陽歸納的話，辛、甘發散為陽，酸、苦、鹹滲泄為陰，

甘味藥多用以治療虛證，拘急疼痛；或用以緩和藥性的偏勝。 

四氣，就是寒、熱、溫、涼四種藥性，藥的性能是指這味藥的性質特徵和作用，

所以藥性是一味藥最重要的核心。藥性的溫熱、寒涼與病性的寒、熱是相對而言，

這是從藥物作用於人體所發生的反應歸納而得，寒涼與溫熱正好是對立的兩種藥性，

而寒與涼之藥性雖同，卻有程度上的差異，涼相對於寒而言，寒性較次。就藥的陰

陽屬性而言，溫熱藥屬陽，寒涼藥屬陰，寒涼藥能治療陽證、熱證。一般而言，屬

於寒涼性質的藥材，多有清熱、瀉火、解毒或養陰等作用，常用來治療熱性的病症。

故〈神農本草經序例〉云：「治寒以熱藥，治熱以寒藥。」66 

味與性關係密切，每一種藥物各有其味與性之作用，因此必須將藥物的性、味

合而考量，方能找到最適藥方。〈禪本草〉先言禪之本體性味，「禪」本義為禪定、

                                                 
66 尚志鈞輯校：《神農本草經輯校》，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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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慮，其味甘，則能調和心氣，將人生之煩惱痛苦以甘味調和，化為平宜；其性涼，

能以其禪定之效力，對治現實生活中各種五毒熱惱之妄念而得清涼。 

禪施於人體之作用功效，從「安心臟」到能「調眾病」，是根據病徵狀態和病位

所在，採取相應的療治。此中「安」心臟、「祛」邪氣，能改善心臟紊亂的脈動，消

除體內偏差的氣流；「闢」壅滯、「通」血脈，「除」熱腦、「去」穢惡，皆為通暢血

液，泄排凝滯，從有形的臟腑調整、肌裡血脈的清通，到精神面的除惡醒腦，清熱、

瀉下，排解眾毒，能將身心從外到內調理和順。確實，達至禪定的身心狀態，能帶

來專注靜定，而此狀態有助於使身心維持一種內在的平衡穩定。 

接著，說明禪實踐的不同層次： 

藥生人間，但有大小、皮肉、骨髓、精麄之異，獲其精者為良。故凡聖尊卑，

悉能療之。餘者多於叢林中吟風咏月。世有徒輩多采聲㲉為藥，食者悮人性

命。幽通密顯，非證者莫識。不假修煉，炮製一服，脫其苦惱，如縛發解，

其功若神，令人長壽。 

禪這一味藥任何人皆得服之，但由禪的實踐體會所得之悟性高低，因人而異。小乘

禪追求以禪定出生死輪；大乘禪強調發菩提心，自利利他。等而次之者，或有流連

禪林文字風尚，徒知吟風咏月以為禪，則是走了錯路，誤人誤己。此藥融貫密顯之

道，關鍵但須親證自性，服者即能斷煩惱、得解脫，而不在外相的禪坐與否。由此

見文雅紹繼臨濟一脈重視頓悟見性的宗門傳統。 

文末，以禪之究竟利益勸修：「故佛祖以此藥療一切眾生病，號大醫王，若世明

燈，破諸執闇。所慮迷亂，幽蔽不信，病在膏肓，妄染神鬼，流浪生死者，不可救

焉。」67勸導眾生服此佛祖大醫王之禪藥，使人能正確診斷疾病，知道疾病的病因，

知道如何醫治疾病，並且治癒後不再復發。否則將永遠流浪生死，隱含其強調以禪

修達到見性解脫的勸勉之義。所以，以禪喻藥，此禪非執定於禪修，而是指達至見

性的狀態。 

〈禪本草〉以本草藥方巧妙喻禪之功效，實修方法卻難以看出。因此，文準為

                                                 
67 以上三段引文，見宋‧曉瑩：《羅湖野錄》，《卍續藏經》第 83 冊，頁 39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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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崇〈禪本草〉而作〈炮炙論〉以續之，反覆強調識藥之體性的重要。首先，重申

若人欲「延年長生，絕諸病者」，自應從熟讀〈禪本草〉，以識藥之體性溫涼，辨藥

之真假和產地出處，以免將賤價的「杜漏籃」誤認為治病之主藥的「附子」，自誤誤

人。68此比喻中的附子，是附烏頭而生之子根，以蜀地綿州所產為佳。其味辛甘，

性大熱，純陽無陰，燥烈有毒。能散寒止痛，回陽救逆，補火助陽，去除風寒濕邪。

生附子有劇毒，須經炮炙，以降低毒性。若服用過量，或炮炙、煎煮方法不當，將

引發中毒。而漏籃子，比附子還小。其性味苦辛，有毒，溫中散寒，治餓痢雜下。

兩者看來相似，然藥力效用則差之千里。 

〈炮炙論〉強調掌握「禪」之體性為根本，乃能發之運用。其體性即是指「見

性」這一終極目標。接著說明炮製之法。「炮」、「炙」是古代兩種煉製藥物的方法，

所謂「炮炙」顧名思義是指備製藥材，以引出藥物之性能，藥物經過炮製能強化效

用，避除毒性，方便服食。「炮炙」一詞，現多用「炮製」，從字面來看，《說文解字》

云：「炮，毛炙肉也。」「炙，炙肉也，從肉在火上。」69指的均是以火來加工處理

製藥的一種方式，作用不外是去除原料的毒性或副作用，增加其功效，乃至提升轉

化藥材的性能，以方便製為方劑服用。 

湛堂文準所著〈炮炙論〉，取法劉宋雷斅作《雷公炮炙論》，此書為古代第一部

中藥炮製學專書，可惜原書已佚。70〈炮炙論〉前半主要呼應〈禪本草〉的重要性；

後半主張除依〈禪本草〉以明禪這一味藥之體性之外，又須解如法炮炙禪藥，故而

仿《雷公炮炙論》的形式，提出炮製「禪」藥的方法和步驟以輔之。 

                                                 
68 文準〈炮炙論〉：「近世有一種不讀〈禪本草〉者，卻將杜漏藍作綿州附子，往往見面孔相似，便以

為是。苦哉！苦哉！不惟自悞，兼悮他人。」見宋‧曉瑩：《羅湖野錄》，《卍續藏經》第 83 冊，卷

2，第 95 則，頁 395b。 

69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487、495。 

70 南朝宋‧雷斅撰，共三卷，約成書於 5 世紀。本書記載製藥學的基本知識，收載約 300 種藥物的炮

製加工方法。雷斅生存年代頗有爭論。「雷斅雖名隋人，觀其書乃有言唐以後藥名者，或是後人增

損之歟？」宋‧寇宗奭：《圖經衍義本草》，收入《正統道藏》第 29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7），

卷 2，頁 114。宋代本草之集大成唐慎微《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中保存大量的佚文。清末

張驥輯佚本，收錄佚文 180 餘條，分為三卷。今人尚志鈞、王興法各有輯佚本，另從《本草綱目》、

《雷公炮炙藥性賦解》等書輯錄近三百種藥物的炮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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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製禪藥過程表 

用藥 炮製法 原文 

法流水 淨洗 先須選其精純者，以法流水淨洗。 

人我葉、無明根 去除 去人我葉，除無明根。 

八還刀、三平等砧 碎剉 秉八還刀，向三平等砧碎剉。 

性空真火 微焙 用性空真火微焙之。 

四無量臼、八金剛杵 杵、搗 入四無量臼，舉八金剛杵，杵八萬四千下。 

大悲千手眼 篩 以大悲千手眼篩篩之，然後成塵塵三昧。 

十波羅蜜 鍊圓 鍊十波羅蜜為圓。 

一念相應 煎湯 不拘時候，煎一念相應湯，下前三三圓、後三三圓。 

八風二見 服忌 除八風二見外，別無所忌。 

藥物種類眾多，施用目的有異，配合炮製之方亦多樣變化。文準〈炮炙論〉取

禪為藥，此藥當須炮製方能發揮最大功效。所言炮製之法：從洗淨、去除，到碎剉，

是屬於炮製前預處理的淨選步驟。透過挑選，去除雜質或非藥用部分，將其洗淨，

以刀將藥材體積變小變碎，以便進入正式的炮製步驟。所以，先以法水淨洗，去除

人我葉、無明根，將身語意碎為一味之後，用八還71刀在三平等72砧上碎剉之，以利

製成丸藥。接著用性空火微「焙」，即直接在火上烘乾，以去除水分，使其乾燥，質

地即變為鬆脆以方便後續碾碎，以四無量心為臼、八金剛杵73搗之，再用大悲心篩，

於一微塵中入一切之三昧，謂為「塵塵三昧」。《華嚴經‧賢首品》所云：「一微塵中

入三昧，成就一切微塵定，而彼微塵亦不增，於一普現難思剎。」74即表示一切諸

法事事無礙。接著，以十波羅蜜75煉圓，製成丸藥後，煎成「一念相應」湯藥服下。

                                                 
71 世間諸變化相，各還其本所因處，凡有八種，稱為八還。《大佛頂如來萬行首楞嚴經》：「阿難，汝

咸看此諸變化相，吾今各還本所因處。」唐‧般剌蜜帝譯：《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

首楞嚴經》，《大正藏》第 9 冊，卷 2，頁 111b；釋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頁 313。 

72 又稱三三昧耶觀，乃密教之觀行法門，即觀佛、法、僧，或身、語、意，或心、佛、眾生三者平等。

釋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頁 542。 

73 手持金剛杵護持佛法的八位執金剛神，是守護《金剛經》的八位金剛護法。即青除災金剛、黃隨求

金剛、赤聲火金剛、白淨水金剛、紫賢金剛、辟毒金剛、定持災金剛、大神金剛。 

74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藏》第 10 冊，頁 74a。 

75 菩薩到達大涅槃所必備之十種勝行，全稱十波羅蜜多。即施、戒、忍、精進、禪、般若六波羅蜜，

加方便、願、力、智之四波羅蜜，十波羅蜜皆以菩提心為因。六波羅蜜之外另施設四波羅蜜之原因，

謂方便波羅蜜為施、戒、忍三波羅蜜之助伴；願波羅蜜為精進波羅蜜之助伴；力波羅蜜為禪波羅蜜

之助伴；智波羅蜜為般若波羅蜜之助伴。釋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頁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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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運用炮製煉藥的各種步驟，來呈現入道漸修的各種次第。顯示文準認為禪

之一味，尚須配合教門從發「四無量心」，到「十波羅蜜」漸次修練，解行、定慧兼

重，透露出重視頓悟前漸修積累工夫的特色。76 

此藥功驗，不可盡言，以〈禪本草〉提出療生死煩惱諸病之禪藥，再依上述之

法炮製完成整套禪方，服用時注意摒除「八風二見」77之服忌原則，必然藥到病除。

故而曉瑩讚云：「若夫〈炮炙論〉文從字順，詳譬曲喻，而與〈禪本草〉相為表裡，

非真起膏肓必死之手，何能及此哉？」78所以，從〈炮炙論〉明顯可以見到，宋代

禪門對於禪修次第工夫累積的要求。也就是「頓」悟自性雖為首要，其前須有「漸」

的累積方能達至。 

Robban A. J. TOLENO 認為袁中道〈禪門本草補〉透過對〈禪本草〉內容的省

略和補充，採取與〈禪本草〉不同的立場，強調頓悟漸修，所以其「補」字，並非

「增補」而是「改正」之意。79此文會有這種結論，是因為他單只就〈禪本草〉作

討論。筆者認為〈禪本草〉與〈炮炙論〉不應該拆開來讀，因為文雅與文準師出同

門，來自相同的禪法傳承，文準〈炮炙論〉開頭亦已言明是為了支持〈禪本草〉以

禪喻藥，而對修禪之步驟加以詳細解說的立場，所以二文必須合而讀之。而從〈炮

炙論〉所提供的炮製禪方，就是一個教門中從去惡修善、清淨身語意，透過實踐十

波羅蜜漸次累積達悟的歷程。完成上諸修行功德之後，仍須時時摒除八風二見以保

任所累積的工夫。可說是明確提倡欲服禪藥以頓悟自性，須有「漸修」的基礎。所

以，文準〈炮炙論〉末，也強調「試取〈禪本草〉觀之，然後依此炮製，『合而服之』，

                                                 
76 周裕鍇認為《炮炙論》表達了一種「禪教合一」的思想，和惠洪提倡「文字禪」是一致的。氏著：

《禪宗語言》，頁 370。 

77 八風又名八法。世有八法，為世間之所愛憎，能扇動人心，故名八風。一利、二衰、三毀、四譽、

五稱、六譏、七苦、八樂也。二見，斷見與常見。前者，乃固執人之身心斷滅不續生之妄見；後者，

為固執人之身心常住不間斷之妄見。釋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頁 292、198。 

78 宋‧曉瑩：《羅湖野錄》，《卍續藏經》第 83 冊，頁 395c。《四庫全書》本，從「妙喜老師曰」以下

86 字原脫，據日刻本、石印本補。《全宋筆記》第 5 編，《羅湖野錄》，卷 4，頁 270。 

79 Robban A. J. TOLENO（ロビン・トリノ）：〈『禪本草』と袁中道の『禪門本草補』―『禪本草』

の原形と清代における両者の混同―〉，頁 149-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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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功力蓋不淺也。」80因此，重視漸修工夫在北宋末的〈炮炙論〉已經建立詳細的

漸修次第，非待於袁中道〈禪門本草補〉才提出對〈禪本草〉的「改正」。Robban A. 

J. TOLENO 的看法，顯然是因忽略了應將〈禪本草〉與〈炮炙論〉連結解讀所產生

的誤解。 

曉瑩在抄錄〈禪本草〉之後，賦予評論意見云： 

噫！世稱韓昌黎〈毛穎傳〉以文章為滑稽，若〈禪本草〉，寧免併按者歟？

先佛號大醫王，而修多羅藏得非方書乎？況〈禪本草〉從藏中流出，議病且

審，使藥且親，其有服食獲證大安樂地也必矣。由是觀之，雅豈徒然哉？（頁

395b） 

曉瑩從唐代韓愈以文為戲的作風，來看待禪林出現以本草形式引禪為藥的遊戲

文字出現，同樣是以諧謔文字來隱喻深意。其實從先秦以來，在主流文化底下即有

諧隱書寫模式作為不同階層文士間交流的次層文化存在著。《文心雕龍》卷 3〈諧隱

第十五〉云：「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讔者，隱也。遯辭以隱意，

譎譬以指事也。」81前者，重在以淺俗之言達博眾取笑之果，具有遊戲成分；後者，

則強調透過委婉的言詞傳達某種隱意。所以，諧辭隱語具有以語言文字為遊戲而展

現詼諧與機智的趣味，當中並含有諷喻的功能。82漢代有文士以嘲戲、諧謔的口吻

進行書寫，《史記‧滑稽列傳》太史公謂其：「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83展現其

機智的一面。至唐宋時期，杜甫、韓愈更加推進，其以文為戲的作風，甚至成為一

種被認可的風格體式。韓愈自言其〈毛穎傳〉非僅「所以為戲耳」84，更隱含諷刺

                                                 
80 宋‧曉瑩：《羅湖野錄》，《卍續藏經》第 83 冊，頁 395b。 

81 梁‧劉勰撰，黃叔琳校勘：《文心雕龍》（臺北：維明書局，1983），頁 270、271。 

82 諧隱，不同於以抒情、言志為主要訴求的作品，指一種表現詼諧、機智的文字遊戲，其中往往具有

諷刺意味。既是一種文學表現手法，可以和任何文學體類結合；又兼具篇幅短小的特性的一種特殊

文學體類，如笑話、謎語。參考楊明璋：《敦煌文學與中國古代的諧隱傳統》（臺北：新文豐出版社，

2011），「第三章：第一節諧隱的意涵」，頁 86-87。 

83 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新校本史記三家注》（臺北：

鼎文書局，2002），卷 126，頁 3197。 

84 唐‧韓愈撰，清‧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83），卷 2，〈答張籍

書〉，頁 77。當時包括裴度、張籍均對韓愈以文為戲提出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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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意。85歐陽修論及韓退之的戲謔風格亦云：「資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

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86頗贊同透過諧謔表述，更能表現嚴肅公開為文之外的

機智及寓意。而〈禪本草〉亦如同諧謔短文，以幽默的方式發揮隱喻禪旨的趣味，

從而顯示其慧黠，來呼應修多羅所示證究竟解脫之法。 

曉瑩是南宋時勢頭正盛的楊岐一支，大慧宗杲弟子。而文雅和文準出自北宋時

法門隆盛的黃龍一脈，為真淨克文之法嗣，黃龍慧南法孫。克文本身博通內外典，

禪教兼通，擅於詩文辭令，談辯無礙，有《寶峰雲庵真淨禪師語錄》。其弟子惠洪有

〈雲庵真淨和尚行狀〉，以及〈祭雲庵和尚文〉。87《禪林僧寶傳》卷 23〈泐潭真淨

文禪師〉，記王安石曾與真淨克文談禪十分投契，他問克文諸經開頭皆標時、處，何

以《圓覺經》獨無？克文云：「頓乘所演，直示眾生，日用現前，不屬今古。只今老

僧與相公同入大光明藏，游戲三昧，互為賓主，非干時處。」88意謂《圓覺經》屬

頓教之法，但依百姓日用而做演示，本質上超越古今。如同克文與王公在俗諦顯現

為賓主，究竟而言這不過是一種三昧為體的遊戲身分，不必如歷史定執在某個時空

交會點。惠洪〈雲菴真淨和尚行狀〉亦讚克文禪師：「得游戲三昧，有樂說之辯，詞

鋒智刃，斫伐邪林，如墮雲崩石。」89可見克文有擅於運用文辭言辯表達其獨特禪

思見地的特點。《羅湖野錄》卷 2，記真淨克文所云：「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

豬頭，口誦淨戒。趁出淫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90表示真正達至

事事無礙法界時，已然超越淨與染二分之執著，十字街頭一樣自在而行。而且克文

                                                 
85 方介認為「以文為戲」就是指把文學作為一種遊戲、演藝的活動，自由發揮模仿、創造、想像的能

力，使困在現實世界中不得動彈的人，可以在幻想世界中盡情冒險、衝決藩籬，而獲得快感。這樣

的活動有時帶有競技的性質，有時表現為嘲謔或狎鬧，但也可能製作出不朽的藝術品，因為在遊戲

活動上多加一點提煉功夫，就可以「從沙中煉出純金」。方介：〈談韓愈以文為戲的問題〉，《中國文

哲研究集刊》16（2000.3），頁 66-67。 

86 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臺北：河洛出版社，1975），卷 5，〈詩話〉，頁 111。 

87 宋‧釋惠洪著，﹝日﹞釋廓門貫徹注，張伯偉等點校：《注石門文字禪》，卷 30，頁 1683、1705。

克文禪法，參考楊曾文：《宋元禪宗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四、慧南的主要弟

子」，頁 324-335。 

88 宋‧惠洪：《禪林僧寶傳》，《卍續藏經》第 79 冊，頁 538a。 

89 宋‧釋惠洪著，﹝日﹞釋廓門貫徹注，張伯偉等點校：《注石門文字禪》，卷 30，頁 1687。 

90 宋‧曉瑩：《羅湖野錄》，《卍續藏經》第 83 冊，頁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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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禪，已屢見其以禪為藥的概念，如在筠州聖壽寺上堂云：「聖壽長老不會禪、不會

道，祇會解粘去縛，應病與藥。諸佛子，無禪可參，無法可學。棄本逐末，區區客

作。不如歸去來，識取自家城郭。城中自有法王尊，一呼百諾。」91以禪機點撥為

悟道法藥，強調掌握自性的重要。大慧宗杲師事圓悟克勤之前，原是先在真淨克文

弟子湛堂文準座下學禪，文準往生之前叮囑其轉往克勤處參學，可見黃龍、楊岐二

脈存在實質的互動關係，所以其思想有受到克文、文準一脈的影響亦屬合理。92由

此淵源看來，宗杲弟子曉瑩收錄文雅、文準的〈禪本草〉和〈炮炙論〉便無甚意外。

所以，曉瑩總結二文所隱喻之禪修內義云：「嗚呼！尊宿於世間學尚爾其審，況出世

間法乎？若夫〈炮炙論〉文從字順，詳譬曲喻，而與〈禪本草〉相為表裏，非真起

膏肓必死之手，何能及此哉？」93其實，宗杲提倡「看話禪」，也重視參究話頭的累

積過程，曉瑩應該受到其師的影響，也認為二文互為表裡，應連貫來看，呼應臨濟

宗門由漸修累積終達頓悟的修學主張。 

因此，宋代禪林出現禪與本草藥理概念結合的〈禪本草〉和〈炮製論〉，根據當

時廣泛流傳的本草書，按其體製編排加以創作，並以本草的體例來表述禪修的精要。

進一步仿炮製之法，說明此一味禪藥之炮製過程和修練步驟。如此風格詼諧的遊戲

文字出現並非偶然，可說是宋代本草傳播普及，加上前代以本草為名之遊戲文字創

作為文化風氣背景下，結合佛典中的藥喻傳統，以禪為藥，先強調此一味藥的藥性

功效，建立服此禪藥的信心和意樂，進而掌握實踐禪修的方法和次第，依之而行，

終得究竟解脫。 

  

                                                 
91 宋‧頤藏主集：《古尊宿語錄》，《卍續藏經》第 68 冊，卷 42，頁 275a。 

92 ﹝日﹞土屋太祐：〈真淨克文の無事禪批判〉，《印度學佛教學研究》51：1（2002.12），頁 206-208。 

93 宋‧曉瑩：《羅湖野錄》，《卍續藏經》第 83 冊，頁 39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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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文雅所作〈禪本草〉和文準續作〈炮炙論〉，因《羅湖野錄》的收錄，使這兩篇

解禪短文得以流傳後世，此二文到明代《韋弦佩》、《佛祖綱目》尚存全本，至袁中

道效顰其形式而作〈禪門本草補〉，並刪節〈禪本草〉的內容，其後《五朝小說》、《重

校說郛》收錄之慧日禪師所作〈禪本草〉，已經誤將〈禪門本草補〉混為〈禪本草〉

了。所幸清代佛教中的《禪苑蒙求拾遺》仍可見完整的〈禪本草〉全文，而〈炮炙

論〉始終無甚變動。 

〈禪本草〉、〈炮炙論〉二文將禪與本草結合創作，有其時代文化機緣，宋代本

草整理和出版蓬勃發展，官方、民間修纂、補注而出版各種本草著作，使本草成為

時人日用之書。而從唐代以來已經存在運用本草形式比喻金錢、官職等的諷喻短文，

加之宋代禪林文字創作風氣推波，北宋末方能出現慧日文雅〈禪本草〉和湛堂文準

〈炮炙論〉，依本草體例和炮製藥方的概念，為文表述禪修的精要。 

〈禪本草〉、〈炮炙論〉以禪為藥的禪修譬喻之能形成，更緣於「譬喻」是佛典

中經常運用的一種說法方式，將佛陀喻為大醫王，善療眾生諸種病苦，因而有種種

解脫藥方的譬喻，這是佛典中常見的一種隱喻系統。承襲此譬喻傳統，〈禪本草〉仿

《本草》的體製，以禪為藥，建構禪的藥性、功效等，說明服禪藥以見性乃證大安

樂之終極。而〈炮炙論〉補充說明炮製「禪」這一味藥的方法和次第。從以法水自

淨，到實行十波羅蜜，終能達至一念相應；再以摒除八風二見，便得時時保任，展

現一個由漸修累積至悟性的過程。所以，〈禪本草〉和〈炮炙論〉必須連貫來讀，二

文的存在，可作為對北宋末黃龍一脈已有重視漸修次第以達至頓悟見性的認知趨向

的證明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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